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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云海团圆饭

摄影 江南雨

世象·鹿顶山

这盏灯没有熄灭

峨眉胜景是我向往已久的
地方，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到达。
今年“五一”长假一过，我们错峰
出发，峨眉之旅成行。

峨眉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
山之一，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奇观很多，有金佛、金殿、佛光、
日出日落，还有云海。记得去年
10月到黄山旅游，奇松、怪石、日
落都看到了，唯独未见云海，颇
有失落。我知道云海美景可遇
不可求，但这次上峨眉山，我仍
奢望能看到心仪的云海。

5月9日清晨，我们从峨眉
前山的洪雅禅驿·半山院子酒店
出发，驱车上山。8时左右到达
风景秀丽的峨眉山景区。然后
换乘景区中巴车继续前行。一
路上，景区笼罩在大雾之中。多
次来过峨眉山的吴先生告诉我，
峨眉山经常是这样的天气，如果
山上也是大雾，那么今天上山就
看不见峨眉山的美景了。

我们排队进入车厢式缆
车。该缆车很大，犹如一辆中巴
车车厢，可以站立承载 30 多
人。缆车上行，大雾中，外面什
么也看不清，我的心情沉重起
来。缆车在缓缓前行，即将到站
时，突然，缆车穿越出了厚厚浓
浓的云雾，哇！豁然开朗。阳光
透过窗户，照进车厢，给游客们
带来一片惊喜。走出缆车，只见
山上阳光明媚。

我们沿着步道上山，两旁树
木葱茏茂密，高山杜鹃花满山绽
放。再往上走，山腰间出现了云
雾，一阵一阵的漂移涌动，分不
清是雾是云。

我们来到观景休息处，站在
观景平台往西眺望，白白的云海
连着远方的贡嘎雪山，山上雪峰
依稀可见，引发人们的感叹和赞

美，争相在美景前拍照留念。吴
先生告诉我，今天我们运气好，
遇上了好天气，赶快登金顶，那
里的景色更美！

登上海拔 3000 多米的金
顶，但见高大的四面十方普贤菩
萨金色佛像，在阳光的照耀下金
光闪烁。风涌翻滚的云海围绕
在金顶四周，我们宛如置身于仙
境之中。

我沿着金顶四周俯视难得
一见的峨眉云海，内心的激动无
法抑制。手机不断地拍摄，记录
下这美妙的画面。东海上空的
太阳时有白云遮掩，白色的海水
连着蓝天和白云，厚厚的软软的
白云形成宽阔的海面，平静安
详，偶有浪花微溅，我如身临东
海之滨。南海中，从金顶延伸出
去的小山峰成为半岛，显得那么
雄伟壮观。西面的贡嘎雪山，与
云海连成一片，贡嘎雪山在阳光
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神秘神圣。
我来到东南方向的海边，海边的
一棵大树被云海追捧着，树冠植
于海面，一幅仙幻的水墨作品。
我慢慢地走到树旁，白云伸手可
及。回头看看四面十方金色佛
像，她正笑视四周云海，一派自
豪模样。神奇的云海把峨眉金
顶装扮成了人间仙境！陶醉了，
我从心底里赞美这惹人喜爱的
峨眉云海奇观。

云海，没有海的蔚蓝，没有
海的呼啸和惊天动地，但有海的
浩瀚，海的胸怀，比海更温柔平
静，更具仙气诱人。

正如吴先生所言，今天我们
是幸运的，见到了秀美的峨眉云
海。“再见了，峨眉云海，我记住
了你洁白妩媚的身姿，记住了你
那壮宽浩瀚的胸怀！”下山时，我
悄悄地对云海说出了心里话。

在文人圈子里，即便年纪相近，
也互称老师，以示尊重。而虽已八十
高龄，仍在主编《吴文化》杂志的陈振
康教授，是我真正的老师，中学时代
的数学老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
管我数学成绩常常是30分、40分，我
却是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中，最能得到
陈振康老师偏爱的学生。

读初中二年级时，在报刊上发表
了几首短诗，使我迷上文学，疯狂得
忘却了理性与节制。在一次数学课
上，我在课桌底下偷偷地看《茅盾文
集》。正读得津津有味，教室里突然
鸦雀无声，使我感到了异常，本能地
抬起了头，见数学老师陈振康站在我
身旁。我不知道我的脸有没有红，但
有火辣辣的感觉。陈振康老师毫无
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后说：“下午放学
后，到我办公室里来。”

我的母校，无锡市第五中学，原是
中国工商巨子荣德生先生创办的公益
中学。它最鲜明的特色是，每间教师

办公室前，都有一个小院，挺立着碧紫
透红的枫树，苍翠欲滴的雪松。在绚
烂的晚霞下，我脚步沉重地向教师办
公室走去，而从办公室里飘出来的歌
声，又似一阵清风吹散了我心里的紧
张。很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陈振康
老师一人，显然，他是在等我。他在批
改作业，轻轻地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当我走到他面前，他放下了手中
的笔。动听的歌声也消失了。他抬起
头来看着我，圆圆的脸上泛出了笑意，
春水涟漪般的。对上午在课堂里发生
的那件事，他一字不提，只是很亲切地
问道：“你平时喜欢读那些诗人的作
品？”经他这么一问，我心中的河流奔
腾起来了，一口气地从屈原、李白、杜
甫、苏轼、陆游，说到了郭沫若、徐志
摩、戴望舒、艾青。他听了后，又亲切
地问道：“有没有读过外国诗人的作
品？”我诚实地回答：“还没有。”他把一
本崭新的书递给我说：“送一本诗集给
你。”我接过一看，是查良铮翻译的《普

希金抒情诗选》。在我很激动地抚摸
着这本书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在莫斯科大学，列宁对围着他的学生
问：“你们喜爱那位诗人的作品？”学生
们都回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马雅
可夫斯基是以长诗《列宁》闻名于世
的，列宁听了后笑了笑说：“还是读读
普希金的诗吧。”夕阳的余晖，透过雪
松的枝叶，投进了窗户，呵，多么美丽
的光芒。

《致大海》《皇村的回忆》……舒
展开了我的视野。

在放学后的路上，当我看到村上
的乡亲们，走过翠绿色的秧田，脸上
洋溢着回家的微笑。以前看惯了的
景色，突然在眼中美了起来，写出了
我学生时代最满意的短诗《下田归
来》。我把这首诗给了陈振康老师。
两天后，他给了我一页写满字的纸。
一首16行的短诗，他写了近500字的
评语，最后两句是：“田野的音韵，奏
鸣着时代的颂歌。”他请音乐教师为

这首诗谱了曲，当我听着我的同学和
老师在唱这首歌时，心飞向了远方，
铺满鲜花的远方。

走出五中校门后，在流逝的岁月
中，我成了一名作家。陈振康老师在
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后，沉浸在对
吴文化的研究中，发表了一篇又一篇
颇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在无锡的文
化圈里，我们师生之间有了许多相互
熟悉的人。在与一位著名作家聊天
时，他对我说：“你的写作风格，深受
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句话，使我想
起了那个已经很遥远却又仿佛就在
昨天的夜晚。月光很美，白杨的树叶
在风中沙沙地响。陈振康老师带着
我在校园里散步，他为我背诵起了屠
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片
断。当他的口中吐出一句：吹灭吧，
一盏即将熄灭的灯。他充满情感的
声调，使我感觉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
的生动，处处闪烁着文学的魅力。这
盏灯没有熄灭，照亮了我的一辈子。

我在派出所工作时，经常有人上门
求助寻找走散的亲人，要找的大多是老
人和小孩，也有智障人士，还有因为家庭
矛盾负气出走的年轻人。说实话，警察
根本不认识他们的亲人，更没法确定他
们要找的人来过辖区，所以这种寻亲往
往是大海捞针。

记得十多年前的小年夜，我在所里

值班，外面下着大雪，一个50多岁的河
南大汉风尘仆仆走进来。他从老家往
上海方向过来，要找自己的五弟。沿途
每个城市都找过派出所，发过寻人启
事，但始终没有确切消息。他摊开一张
寻人启事给我看，大概是多次复印的缘
故，上面的照片有点模糊，难以认出本来
面目。

大汉说他兄弟姐妹一共5个，五弟
小时候发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20岁那
年跟人出去打小工就再也没回来过。起
初几年，哥哥姐姐们到附近城市都找遍
了，还通过电视台、报社、网站寻亲，却都
没有结果。后来，大家虽然不找了，但逢
年过节，一大家子吃团圆饭时，总留个座
位给五弟，酒杯里还斟满酒。去年秋天，
老娘得了癌症后一心只想看到全家团
圆，再不出来找就来不及了。4个兄姐
咬咬牙、跺跺脚，该请假的请假，该歇业
的歇业，分头负责上海、北京、广州、兰州
四个方向的寻亲任务。

讲到这里，我若有所思地咕了句：
“我见过一个流浪汉，有点像你要找的
人。”大汉直拍大腿，连声说：“中！中！
快带我去！现在就去！”我开车把他带到
一个桥洞，有个邋遢的40来岁男人席地
而眠，我上前叫醒他坐起来，大汉和他互
相打量一番后，紧紧相抱，哭作一团。

第二天下午，大汉带着五弟专程来
派出所送锦旗感谢，所长觉得不可思议：

“小王，他出来时间太久了，讲不清自己
名字，也讲不清家里住哪，怎么让你一下
子就找到了？”我笑着挤挤眼回答：“要是
对得上名字和住址，就不会走散20年找
不回来了。去年中秋节出警回来时，我
路过桥洞看到他在吃饭。令人奇怪的
是，他面前摆着6个捡来的杯子，虽然样
式五花八门，但里面都倒满了水。我问
了句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节日里要吃团
圆饭，1杯是敬老娘的，4杯是敬哥哥姐
姐的，最后1杯是自己的。我不知道他
的身世底细，但总觉得他就像大哥要找
的人。”

悠游·十八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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